
书书书

目摇摇录

前言 员!!!!!!!!!!!!!!!!!

如梦令（尝记溪亭日暮） 员!!!!!!!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缘!!!!!!!
浣溪沙（小院闲窗春色深） 怨!!!!!!
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 员圆!!!!!!
点绛唇（蹴罢秋千） 员源!!!!!!!!!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员苑!!!!!!
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 圆员!!!!!!
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 圆猿!!!!!!!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圆缘!!!!!!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圆愿!!!!!!
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 猿园!!!!!!
行香子（草际鸣蛩） 猿圆!!!!!!!!!
双调忆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 猿缘!!!!
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 猿愿!!!!!!
满庭芳（小阁藏春） 源园!!!!!!!!!
多摇丽（小楼寒） 源猿!!!!!!!!!!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源远!!!!!
念奴娇（萧条庭院） 源怨!!!!!!!!!
点绛唇（寂寞深闺） 缘圆!!!!!!!!!
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 缘源!!!!!!
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 缘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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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慢（寻寻觅觅） 远园!!!!!!!!!
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 远苑!!!!!!
临江仙并序（庭院深深深几许） 苑园!!!!
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 苑猿!!!!!!
鹧鸪天（寒日萧萧上琐窗） 苑苑!!!!!!
菩萨蛮（归鸿声断残云碧） 苑怨!!!!!!
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 愿员!!!!!!
南歌子（天上星河转） 愿猿!!!!!!!!
忆秦娥（临高阁） 愿缘!!!!!!!!!!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愿苑!!!!!!
好事近（风定落花深） 怨员!!!!!!!!
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 怨猿!!!!
摊破浣溪沙（揉破黄金万点轻） 怨远!!!!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员园园!!!!!
永遇乐（落日熔金） 员园源!!!!!!!!
孤雁儿并序（藤床纸帐朝眠起） 员园怨!!!
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 员员猿!!!
清平乐（年年雪里） 员员远!!!!!!!!

附录诗文名篇选注

乌江 员圆员!!!!!!!!!!!!!!!!
上枢密韩公诗二首并序 员圆猿!!!!!!!!
题八咏楼 员猿怨!!!!!!!!!!!!!!
词论 员源圆!!!!!!!!!!!!!!!!
《金石录》后序 员缘圆!!!!!!!!!!!
打马赋 员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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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摇言

关于李清照直接而可信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李

格非）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

号易安居士。”（元脱脱等《宋史·李格非传》）这其中连她

的原籍何在、生于何时等等最基础的生平资料，均属阙如。

所幸，对其原籍，新时期以来渐成共识，即北宋齐州章丘绣

江（今属山东济南）。而对其生年的考论和争辩，从胡适、

陆冯（陆侃如、冯沅君）算起，将近一个世纪迄无定说。

笔者在已经出版的关于李清照及其《漱玉集》的数种论著

中，均信从黄盛璋之说，认定李清照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

（公元员园愿源，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亦取此说）。但是，
在六、七年前，由赞同胡适等“公元员园愿员年之说”的学者
问难，形成了新一轮的争议。驳难者则赞同一向被忽视和冷

落的浦江清和王璠的“公元 员园愿猿年之说”。笔者认为，公
元员园愿猿和员园愿源，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并不是通常所理解
的“虚”、“实”岁之别，而是推导依据迥然不同之故。所

以，现在认定“公元员园愿猿年之说”亟可信从。这样，对李
清照的生卒年重新厘定为公元员园愿猿—员员缘缘？年。
近些年，随着史学界和古典文学界对宋史和有关李清照

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文物的频繁发掘和有关珍藏文物的面

世，对李清照的身世，特别是其父李格非的婚姻状况引起了

更多的关注和辩证思考。比如有关李格非妻室的记载，由原

先《宋史·李格非传》和庄绰《鸡肋编》两种，现在又将

《王珪神道碑》和“王拱辰夫人薛氏墓志铭”等，从史学和

文物考古方面引入李清照的研究之中。尽管对上述一系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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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科学分析和进而全面准确地征引和借取尚未形成共识，

但这些资料均堪称李清照研究中的“硬件”。

对于李清照的生母是何许人，迄今未发现直接记载，也

就无任何“硬件”可言。有鉴于此，不妨从对有关“软件”

的“发明”中加以弥补，从而作出相应的判断：

李清照往往给人一种“目中无人”、处处“拔份儿”之

感，眼界、口气无不居高临下，比如她把官至礼部员外郎的

父亲和两度居相位的翁舅，说成“赵、李族寒”；实际上，

就是在晚年，李清照本人也属于那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式的富贵之家，然而却自称“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云云，

这一切仿佛说明她以一个朝廷资深政要之家作为“参照

系”，也就是说，执政十六年之久的宋神宗元丰宰相王珪是

她的外祖父的可能性极大。还有一条未被深究的现成材料，

即李清照在《上枢密韩公诗》并序中，自称“有易安室者，

父祖皆出韩公门下”，这也很有可能是暗指王珪是她的外祖

父。“韩公”，是指高宗绍兴初年的高官韩肖胄的曾祖韩琦

（他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和祖父韩忠彦。李序

中所谓“父祖”，父，指李格非，宋徽宗建中靖国时韩忠彦

为相，是时作为礼部员外郎的李格非，或受到韩相的赏识及

荐拔，自然是其“门下”。“父祖”中的“祖”，以往仅被理

解为李清照的祖父，其实至少应该包括她的外祖父 （王

珪）。因为在韩琦知扬州时，王珪任通判，而李清照的祖父

（“族寒”），至今无人知其大名。但是，关于韩琦和王珪的

亲密关系，却有一段佳话：韩所在的扬州官衙花园里，一

年，有四朵芍药花格外鲜艳、硕大，此系十年难遇之事。韩

琦把四朵花中的三朵分赠通判王珪、签判王安石等三人

（事见《舆地纪胜·扬州》）。“通判”位略次于州府长官，

且含共同处理政务之意，说王珪出于“韩公门下”，顺理成

章。

关于李格非的妻室，在上述四“硬件”之外，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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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应被忽略的“软件”，即根据有关记载分析，李格非当

卒于公元员员员圆年或在此前后约一、二年，享年六十一。那
么，在他熙宁九年（员园苑远）中进士时，已经二十大几。李
格非娶王珪长女时任郓州教授，是在其中举之后，约在公元

员园愿园年，抑或在此稍前或稍后，所以李格非在与王珪之女
成亲时，已年近或年届“而立”。在我国古代，年近“而

立”的男子尚未初婚的概率极小。因此，在娶王珪之女之

前，李格非在原籍，当已初婚。那么，连同在他日后晋升为

校对黄本书籍时（在绍圣元年之前、秦观卸此职之后）所

娶王拱辰孙女在内，李格非前后可能有三房妻室。而作为长

女李清照的生母只能是前二房中的一位。李格非既有在原籍

娶妻的可能，也有生女的可能；任郓州教授时，又娶王珪之

长女为妻，李清照也有出生于此时的可能；王珪长女早卒

后，再娶王拱辰孙女为妻时，李清照约在十岁以上。而宋高

宗建炎年间任敕局删定官的李迒，被李清照在《投内翰綦

公崇礼启》中称为“弱弟”，即幼弟。那么李迒当是李格非

第三房妻子（至少是第二房）所生的、李清照的异母小弟

（王昊先生在《词学》第员缘辑上曾发表《李清照“继母说”
补证》一文，支持笔者此说）。

对李清照生母的确认，目前虽然只有“软件”作依据，

但是在“硬件”“发明”之前，认定“以文学进身”的王

珪，是文学天分出众的李清照的外祖父，这说不定在基因遗

传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这样一来，在李清照的生母

“早卒”时，她有可能刚刚“落草”，最大也不会超过三、

四岁。此时李格非在郓州教授的任期将满或刚满。又据晁补

之《鸡肋集·有竹堂记》，直到李清照七岁那年，其父才在

汴京租赁房舍。李格非在由地方低级学官晋升为太学录时，

其在汴京一无家室二无房舍的情况下，不大可能携带幼女进

京。而可能性较大的是小清照暂时被留在原籍，由住在今天

山东济南章丘明水的家人抚养。大约在她十五、六岁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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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原籍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待字”择婿。

建中靖国元年（员员园员），李清照与二十一岁的太学生赵
明诚（字德甫，又作德父）结为伉俪，一度生活很美满。

未久，她的父亲李格非被列为“元祐奸党”，而她势必会受

到株连，很可能一度被迫回到原籍。在她重返汴京不久，赵

明诚之父崇宁宰相之一赵挺之被罢官病卒。李清照便随赵家

屏居青州（今属山东），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期间，她

与赵明诚在“归来堂”中猜书、斗茶，花前月下夫妇相从

赋诗，共治金石之学，又撰《词论》之文。因祸得福，人

称赵、李“夫妇擅朋友之胜”，所指主要是这段光景，其伉

俪之谐，几胜新婚。所以此时在李清照的笔下一无悲苦之

作。此后，赵明诚连任莱、淄 （今均属山东）等地知州。

正在作为金石学家的赵明诚事业鼎盛，又转官晋升之时，汴

京告急，其母卒于江宁（今属南京），赵明诚遂奔母丧南

下。不久“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李清照由淄州返青州，

筛选整理“归来堂”的巨额文物。其中十五车轻便贵重者

准备立即南运，另有十馀间房屋所贮书册什物，准备明年再

运往江宁。不料青州发生兵变，知州曾孝序父子遇害，上述

十馀屋收藏便化为灰烬。看来，是李清照押运十五车贵重文

物，并将蔡襄所书《赵氏神妙帖》，藏之于身，水陆兼程，

中途遇“盗贼”“负之不释”，于建炎元年冬或翌年春抵达

江宁，将书帖完璧归“赵”，赵明诚为之感动不已。在南渡

江宁期间，李清照曾有雪天顶笠披蓑，循城远览寻诗之雅

兴。由此可见，李清照命运的分野，主要不是 “靖康之

变”，因为在此后的一年多赵明诚膺任南宋军事重地江宁

（后改为建康）知府，她作为江宁重镇最高军政长官的夫

人，其心态之忧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感情之亲疏。

此时的赵明诚或有“章台”之游，加之“缒城宵遁”，失职

被罢，使得李清照的处境和心情，不仅与青州后期、莱州前

期一样，时有“婕妤之叹”，对一个极有思想的知识女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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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丈夫的不争气，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更是难以名状的。

宋高宗建炎三年（员员圆怨）二月，赵明诚被罢知江宁府，
李清照陪伴他辗转于今天的苏、皖、赣等地择居安家，刚到

池阳（今安徽池州），他便奉旨知湖州（今属浙江）。在他

前往行在应召时，李清照乘舟相送，直送到舍舟登岸的六月

十三日。赵明诚由于冒暑骑马奔驰，途中感疾。当李清照得

知他卧病的消息时，急忙乘船一日夜行三百里前去探望服

侍。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八月病卒，李清照悲恸不已，葬毕，

她便大病一场，仅存喘息。金兵加紧进逼，时局十分危急。

当时还有从青州故居运出的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及其

他长物。李清照便托旧日部属将上述文物押运到洪州（今

江西南昌），投奔时任兵部侍郎的赵明诚的妹婿。不料，洪

州失陷，李清照所托运的大批文物化为云烟。正在此时，又

发生了所谓“玉壶颁金”之诬，即传言赵明诚生前以玉壶

投献金人，贿赂通敌，被人秘密弹劾。这使得李清照非常惊

慌，就想把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进献朝廷。当时宋高宗被金

兵追赶得四处逃窜。李清照赶到越州时，皇帝已转到四明。

这些铜器等不敢留在家中，就与手抄本一起寄存在剡（与

前后文的越州、四明、杭州、金华等地，今均属浙江），后

来都落入官军李将军之手。然而，觊觎李清照手中文物者，

远不止“李将军”一人。赵明诚病卒仅一个月，高宗御医、

奸佞王继先，想以黄金三百两的贱价购买赵明诚家的古器

物，幸被兵部尚书谢克家奏请止之。时局日益紧张，大陆几

无赵构逃匿之处，不得不在浙东上船入海奏事。建炎四年初

春，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吓退了不习海战的金兵，宋高宗便

由南逃泉州之想转而驻跸越州州治，李清照也随之来到了会

稽（今绍兴）。

公元员员猿员年，南宋改元绍兴，不久升越州为绍兴府，
以年号为地名。朝廷如此看重“绍兴”二字，当取中兴发

达之意。此时不仅朝廷大有转机，赵、李两家亦因缘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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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高宗数次下诏褒录旧党忠贤，李清照的小弟在皇

帝身边备受重视，是年由宣义郎再升一官。来到“千岩竞

秀，万壑争流”的会稽，李清照此时的心情是赵明诚去世

以来不曾有过的宽舒。不料邻人钟复皓涉嫌穴壁盗去卧榻之

下的贵重文物五竹箱。失窃后，李清照痛不欲生，不久又病

倒了。更加不择手段的是张汝舟，早在安徽池阳时，他就觊

觎赵、李带来的大批贵重文物。在李清照于重病之中从绍兴

来到杭州时，他看到有不少空隙可钻———李清照此时病情十

分危重，她的小弟单纯不谙世情；眼下除了他池阳张汝舟，

还有一位誉满朝野的姓名雷同者，自己大可鱼目混珠。他为

了攫取李清照的文物，就在她身患重病，牛蚁不分，已准备

了后事之时，巧舌如簧地欺骗了李清照的小弟，与处在昏迷

状态的李清照缔结了婚约。婚后一时未能将残存的文物弄到

手，他就对她拳脚相加。由于此人是靠谎报举数取得官职，

李清照便就此告发了他，他受到了编管柳州的惩处，而她由

于告发亲人又必须依法服刑二至三年。为此她求助于赵明诚

的表兄弟、德高望重的綦崇礼，九天后得以出狱。事后，李

清照以《投内翰綦公崇礼启》谢之。

绍兴三年（员员猿猿）六月，朝廷派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
等官员使金。临行，韩肖胄母子以社稷为重，言行慷慨，感

人至深。李清照缘此事而作《上枢密韩公诗》古、律各一

首，古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

足见其一片忠荩爱国的赤子之心。在经历了再嫁、离异、系

狱风波后，李清照已年逾五十，住在杭州，日子稍有安定，

她就着手整理赵明诚的未竟之著《金石录》，并撰成《〈金

石录〉后序》。此序墨迹未干，她就听到了金、齐合兵分道

犯杭州的消息，便于绍兴四年十月逃往金华避难。乍到此

地，李清照心情很好，对生活颇有兴致。约半年后的绍兴五

年（员员猿缘年）春夏间，她又写了一首十分伤感的《武陵春》
词。从字面上看，此词抒发的仿佛是一种嫠纬之忧；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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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赵明诚逝世已经六、七年，最痛苦的时刻早已过去，

再嫁离异的风波也已平息。自己老之将至，不再为单纯的儿

女私情所左右。此时她之所以又陷于了极端悲苦之中，想必

与当时朝廷正在追究的一件事情有关。大约在绍兴四年，有

一大臣向高宗进谏道：“王安石自任己见，尽变祖宗法度，

上误神宗，天下之乱，实兆于此。”帝曰：“极是。朕最爱

元祐。”原来，赵构以为《哲宗实录》系奸臣所修，其中尽

说王安石的好话，对废辍新党的高、向两位皇后不利，而高

宗又认为：“本朝母后皆贤，前朝莫及。”被皇帝认为“皆

是奸党私意”的《哲宗实录》不能扩散出去。而赵挺之当

年在参与编撰此录时所收藏的一部，如今恰由李清照保管。

眼下《哲宗实录》被视为犯禁之书，窃窥、私藏都是违法

的。（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四）命运就是这样无情地

捉弄李清照，她像保护自己的头、目一样保护下来的书籍，

又被朝廷下诏点了赵明诚的名，严令其家缴进此书。本来已

趋愈合的有丧偶之痛的伤口，像是被撒上了一把盐，又加深

了其难以摆脱的嫠纬之忧。这使她原先打算好的双溪泛舟，

再也无心前往，便流着眼泪写下了《武陵春》及其说愁名

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许多愁”。大约于绍兴五年夏秋间，李清照便从金华

返回杭州并定居于此。

早在建炎三年（员员圆怨）七月，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当
是赵构有意设下的一招苟安投降之棋，及至绍兴八年

（员员猿愿），尽管在辞令上对临安仍称“行在”，而实际上已定
都于此。抗战派人物如殿中侍御史常同等曾多次剀论定都临

安之弊，更是不顾身家性命地激烈反对此一苟安之举。在一

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下，反对还是拥护定都临安，洵可作为抗

战派和投降派的分水岭。李清照尽管毫无机会和资格参与朝

廷旷日持久的定都之议，但是她深情怀念京、洛旧事的

《永遇乐·元宵》词，正是一种以“忧愁风雨”出之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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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不过的家国之念。

从李清照的寿限考察，在她年届甚至年逾古稀时，仍有

某种行迹线索可寻，而从现存作品来看，在她六十岁前后仿

佛已经搁笔。可以断言的是，李清照的过早搁笔，绝不是因

为“江郎才尽”，相反，在其晚年，不但“神明未衰落”，

而且依然精神健旺，欲以其学传授后人。她的搁笔，如同其

谢绝“香车宝马”达官贵人的召邀，甘愿躲到“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也就是用孤独和沉默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抵

触，亦可见其“涅而不缁”的品格！她最终是抱着如同宗

泽大呼“过河者三”的复国心愿和倾听着“伤心枕上三更

雨”的“北人”思乡情怀，约于七十三、四岁时，在杭州

离开人世⋯⋯

李清照的创作活动大约开始于十六、七岁在汴京待嫁之

时。其诗文多系缘大事而作，基本可以准确编年。她的词主

要是曲折表达内心隐衷和儿女情长，原先只有一首寄情

“姊妹”的《蝶恋花》标明确切的写作年月；本来《武陵

春》也有明显的编年线索，但是由于人们对其中“双溪”

所在地理解不同，系年也就不同。直到黄盛璋以其历史地理

学的确切考证，指出胡适的“双溪在今绍兴”之误，从而

论定双溪在今浙江金华，此词才被公认写于绍兴五年春夏

间，其他都没有编年。在《漱玉词》的诸多辑本中，影响

最大、最可信从的两种分别是唐圭璋《全宋词》中的李清

照词和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前者所收 源苑首中只有
《怨王孙》（帝里春晓）和《浣溪沙》（绣面芙蓉）二者之

真伪可议；后者宁缺勿滥只收源猿首（员源首存疑）。二者的
共同点是都未对《漱玉词》进行编年和分期。

笔者谨记陆侃如老师的教诲，并将老师对“中古”文

学系年的某些“诀窍”移植于对《漱玉词》的编年。与此

同时，有学者建议我细读了发表在《中国科学》 （七十年

代）上竺可桢的关于历史物候方面的科学论文。在此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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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精辟见解的启发下，我搜集了自然和社会科学有关编年

的诸多资料，结合对《漱玉词》文本的反复解读和体悟，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将自己对《渔家傲·记梦》、

《临江仙》、《诉衷情》、《清平乐》，特别是《声声慢》等词

作的较有根据的编年公诸于世。

编年（分期）、辨伪是深入研究作家作品几不可缺的两

大前提，在这种前提下，笔者厘定出现存可靠和较可靠的李

清照词源苑首，本书所选猿怨首均为名作和主要篇目，在这方
面是谨遵本丛书之要求，但在总字数上却难以与苏、辛等多

产名家大致平衡。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与其多收一些等下

之词作，倒不如把被作家词名所掩的诗文名篇提供给读者。

这便是编撰本书附录之初衷，这方面想必能够得到本丛书编

者和读者的支持和理解。

李清照一生著作甚丰，生前即有刊刻行世，其诗文集见

于著录和记载的名称卷帙不一，如《郡斋读书志》卷四下

和《世善堂藏书目录》均谓《李易安集》十二卷，而《宋

史·艺文志》则谓《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她的词在古代

被称为《漱玉集》、《易安词》并有一、三、五、六卷不等。

以上诗文及词集约在明末清初时散佚，现存李作均为辑本。

尽管李清照的诗文出手不凡，但她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

位，主要是靠“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确立的。对她的

词，人们历来备加关注，品评多不胜数，这里仅举褒贬有所

不同的二例：一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所云“（易安居

士）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

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

顾藉也。”二是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所云“易安在宋诸

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

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

帼，直欲压倒须眉。”王灼对李词的贬抑，语意明白，无须

诠释，而李调元之说意谓：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不在秦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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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黄庭坚之下，它的凝炼超出吴文英，它的清丽可与周邦

彦的《片玉词》媲美。她不仅在女子中首屈一指，甚至能

够超过堂堂的男子汉。对比以上二说，显然李调元持论中

肯，更为可取，而王灼对李清照其人其词的看法含有某种封

建卫道成分，观点极为偏颇。

李清照的诗只存十多首，文仅有六、七篇。在创作特色

方面，诗文迥异于词而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特定历史人物或

事件，风格豪迈，语言犀利，锋芒毕露。李清照诗的影响虽

然不及其词，但对《漱玉词》极尽攻击之能事的王灼，对

她的诗却称赏不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

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碧鸡漫志》卷二）

关于李清照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如何，人们通过本书对

其有代表性的诗词文赋的具体解读，自有心裁，这里着重介

绍的是她对前人的嗣响和对后人的沾溉。

以往多把李清照的文学才华归结为受其“善属文”母

亲影响，现既已判断其母最晚在她一周岁左右去世，后天谈

不上对她有多少影响，至多是文学基因的某种作用。这或许

还可追溯到她的外祖父王珪。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历时十六

年。他自幼奇警，出语惊人，以文学进身，“其文闳侈瑰丽，

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词林称之。”（《宋史》

卷三一二）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受其博学多才、正直清廉的

父亲及其著作的影响和教育。从她现存作品所用故实看，她

读过的书难计其数，文史哲无所不包，所受影响是多方面

的。她不仅是文艺多面手，还是学养深厚的思想家。单就文

史典籍而言，对她影响较多的计有下列诸种：

李清照之于《诗经》不是一般化地阅读和记忆，而是

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稔悉程度，有着若干深邃而新颖的见解。

比如其《感怀》诗中“公路可怜合至此”的“公路”，既有

某种可能取自《三国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中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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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公路）的一段经历“说事儿”，或拿来自比；而可能性

更大的是作者对《诗·魏风·汾沮洳》的隐括。因为《汾

沮洳》中称呼廉洁的贵族官吏为“公路”。李清照用“公

路”来比喻与天子同姓又身为知府的赵明诚，该是多么恰

切和善解“良人”之意！又如《声声慢》中的 “晓来风

急”，当是化用《终风》的“终风且暴”的深层训释之义，

而《诉衷情》的“夜来沉醉卸妆迟”和“人悄悄，月依

依”，则是分别隐括了《柏舟》的“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和“忧心悄悄”之句意，只不过这种化用和隐括就像盐溶

于水无影无踪。对她这类词作的解读，需调动研究者本人的

灵感。

有一首生动地反映待字少女心态的秋千词《点绛唇》，

曾被不少论者怀疑，甚至屏于《漱玉词》之外，原因是：

一把“倚门回首”解作“倚门卖笑”。其实“倚门”语出

《史记·货殖列传》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是以

此说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门卖笑”

是后人的演义，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至元代和清代。况且

此词中的“倚门”句，只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不必有

何出典。二是认为名门闺秀的李清照不可能演韩诗（指李

词中的“见客入来”诸句系演韩《偶见》诗）。这是对李清

照所受韩偓《香奁集》的影响未加深究所致。《漱玉词》与

韩诗有关之处颇多，较明显的尚有咏海棠的《如梦令》系

演韩偓《懒起》诗的“昨夜”以下三句而来。

清人杨文斌所编《三李词》，收录的是男中李后主，女

中李清照及前此李太白的三家词。鉴于现存李白词尚有异

议，李清照所受太白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而她所受李煜词

的真挚深情、以血泪书写的影响却是极为明显的，郭沫若称

这种影响为“文采有后主遗风”。不仅是“文采”，李清照

的漱玉清流和李后主的“一江春水”，当是出自同一“泪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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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对前人的借鉴，有时看似手到擒来，一旦“拿

来”放在她的作品中，往往比在原作中更有光彩，如《念

奴娇》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和《小重山》的“春到

长门春草青”，是分别出自《世说新语·赏誉》和五代薛昭

蕴同调词的成句。比借取成句更妙的是对前人词旨和现成意

象的借取和发展，比如她写于江宁的《诉衷情》，所承续的

当是《花间集》中毛文锡的两首同调儿女情事词。又如在

《诉衷情》和《清平乐》中都曾出现的“梅”意象，便是以

冯延巳《谒金门》词所刻画的那个“终日望君君不至”的

宫女的“手”之物为典的，李清照把宫女所揉搓的“红杏

蕊”改为梅之残蕊，就与她本人的“情结”更为契合。

李清照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多姿多彩的。且不说历代酷爱

和研究其作品的人多不胜数，名列大家之前茅，直接在

“易安体”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也大有人在。

比如，稍后于她的东武（今山东诸城）籍词人侯寘《眼儿

媚》（花信风高），便题作《效易安体》。陆游虽没在作品中

标出“效易安体”，但他与这位前辈颇有同病相怜之苦：除

了政治上或受株连或被压抑之外，在感情上也都各有隐衷。

在陆游的“沈园”、“梅菊”、“姑恶”诗中，不仅时有《漱

玉词》的用语和意象，其旨亦多有埒同之处。再一位就是

极力效仿“易安体”的辛弃疾，这不仅表现在对她“以寻

常语度入音律”等方面的效法，更主要的是思想感情的一

致。不难看出，辛弃疾以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等等著

称的《青玉案》，与李清照的《永遇乐》词完全是一脉相承

的。然而更能体现李清照作品巨大影响的事情竟发生在张居

正身上。这位明万历年间当国十年的首辅，有一天他听到部

吏中有一姓钟的操浙江口音，便问道“你是会稽人吗？”答

曰“是的”。张脸色遽变怒气久久不消。这个部吏解释说

“我是新近从湖广迁来的。”即使这样张还是把他开除了。

这虽然类似于小说家言，但很能说明《〈金石录〉后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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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因为其中所记载的钟复皓，就是涉嫌盗窃李清照

文物的梁上君子！

在李清照研究中，有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比如作品

的真伪、系年，生于哪一年、生母是谁等等均有不同说法，

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再嫁问题。按说南宋洪适《隶释》

所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南宋赵彦卫编著的人称“赅

博可信”之书《云麓漫抄》所著录的李清照《投内翰綦公

崇礼启》，都是李清照再嫁、诉讼、系狱诸事最雄辩的证

据，但是那些把“持再嫁说”看成厚诬李清照的人，在没

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下，硬说《投启》是经人篡改，甚至

是伪造的，其说难以服人；在宋人的另外七、八种关于李清

照再嫁问题的记载中，虽然有的也认为再嫁是失节的，并指

责她“无检操”（晁公武语）、“晚岁颇失节”（陈振孙语），

但却从反面证实了李清照确有再嫁之事。而明朝以来才出现

的，把记载李清照再嫁之事说成是“厚诬”她，则是不顾

史实的强词夺理，实际是站在卫道立场的“帮倒忙”。

另一个是近十来年出现的问题，即随着李清照生平资料

的新发现和对其词作暗含典事的破译，势必要对其履历有所

改写。即改写以“靖康之变”为分野的前后二期说为早中

晚三期说。从宋神宗元丰六年，到徽宗大观元年，屏居青州

之年止，共二十五年为前期；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赵

明诚去世之前的二十一年为中期，也可称作青、莱、淄、宁

时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为后期。本书所采用的就

是这种三期说，它对李清照的作品系年、解读大有裨益。

陈祖美

圆园园猿年缘—远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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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梦 令
员

尝记溪亭日暮圆，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

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猿。争渡，争渡源，惊起

一滩鸥鹭缘。

【注释】

员摇如梦令：作为词调 （又称词牌），其原名 《忆仙
姿》。苏轼《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一词注云：“此曲本

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

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

取以为名云。”关于词调、词牌问题，有一说颇可参考，因

其书不常见，兹迻录于下：“词牌有各种不同的气息与音

调，有缠绵悱恻的，有慷慨激昂的，有谐婉闲适的，对于抒

发何等感情，描写何种事物，在选调上，就显得十分重要。

例如《满江红》、《水调歌头》、《八声甘州》以及连用三字

句的《六州歌头》，多四字句的《沁园春》等，音节都极沉

雄高亢，最宜于怀古感事。《临江仙》、《蝶恋花》、《鹧鸪

天》、《浣溪沙》等婉转清脆，最宜于写景抒情。《寿楼春》、

《忆旧游》宜于咏春思，《齐天乐》、《霜天晓角》宜于咏秋

景，诸如此类，学者多读前人作品，自能体会。”（陈声聪

《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第 圆苑—圆愿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员怨愿远年远月版）
圆摇溪亭：一说此系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位于大明湖
畔；二说泛指溪边亭阁；三说确指一处叫做“溪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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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因苏辙在济南时写有《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诗）；

四说系词人原籍章丘明水附近的一处游憩之所，其方位当在

历史名山华不注之阳。因为“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

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

罟罾疏布。远望之者，若珠网浮杯也” （段成式《酉阳杂

俎》前集卷十一）。大约在李清照十五岁时，按照相传的风

俗，要用簪束发，叫“上头”。“上头”日要选在天气和暖

之时，以便外出游乐。“婉娩新上头，湔裙出乐游”（梁简

文帝《和人渡水诗》）。禀性极喜烟霞游乐的女词人，其终

生记忆犹新的这次溪亭之游，或许正是上述古老风俗的沿

袭，亦当是她从故乡湖山佳境中，所汲取的最初的创作素

材。

猿摇藕花：荷花。
源摇争渡：即“怎渡”的意思。
缘摇“惊起”句：言因慌忙划船，夺路急归，从而打破
天籁宁静，惊起荷丛深处之栖息水鸟。鸥鹭，泛指概称鸥鹭

的水鸟。

【解读】

此词起拍之“尝记”二字，喻示词非当时当地所作。

作者约十六七岁到汴京，二十五岁时，翁舅赵挺之被罢相，

不久她便随夫家“屏居乡里十年”，离开京城，也离开了与

她有诗词唱和之谊的前辈晁补之、张耒等人。赵明诚是金石

学家，“屏居”初年，李清照的创作雅兴，一度转移到与丈

夫共同搜集、整理、勘校金石书籍方面。所以此词当是作者

结婚前后，居汴京时，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

十六七岁至二十三四岁之间的作品。细审作者行实，此词大

致可系于她十六岁（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 员园怨怨年）之
时，是时她来到汴京不久，此词亦当是她的处女之作。其初

试词笔，便出手不凡。此作竟被有些版本当做苏轼、吕洞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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